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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孔繁森日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期间正式对外发布。
本书选自孔繁森生前亲笔写的大量日记，全书共约75万字，主要记叙了孔繁森从1968年到1994年的工作感悟、会议记录、管理记录、问题分析、处理方法、思想经历以及少数

民族工作政策等内容。
聊城市孔繁森精神党性教育基地服务中心主任王巍介绍，日记记录了孔繁森在西藏的足迹和辛勤付出，同时饱含深情的文字也是他弘扬和践行老西藏精神的宝贵见证。
与会人士认为，《孔繁森日记》的出版将有助于新时代“孔繁森精神”的赓续传承，让更多人从他的精神中汲取营养，把为人民造福的事业推向前进。

据新华社

《孔繁森日记》结集出版

稗，是杂草。其实，它与水稻是
“近亲”。远古时期，先人选择野生稻
进行栽培，演变成了今天的水稻，却
不知为何，放弃了稗，让其沦为草。
稗，虽为草，却与稻不离不弃，共生
于野，成为了稻田的“潜伏者”。

对于稗，人类总有一个愿望：除
之务尽。从绿茵茵的秧田开始，当一
发现异于秧苗的稗苗，父母总是随
即拔掉，以保持稻田的纯洁。原以
为，从源头上控制了稗害的发生，直
到稻子抽穗时才发现，大家判断错
了，从稻田秀出的稗穗，已呈蓬勃之
势。故元代诗人方回在《种稗叹》一
诗中写道：“农田插身身绿时，稻中
有稗农未知。稻苗欲秀稗先出，拔稗
饲牛唯恐迟。”

在除草剂未下乡普及之前，基
本上靠人工扯除。稗子是稗草的子
实。当它即将成熟之际，正当炎炎三
伏。由于稗草根系发达，倘或将之从
田里拔掉，往往会伤稻根。最好的办
法，是扯断稗穗，将稗子收入囊中，
以绝后患。

下田扯稗子，日头正毒。可稗草
不管这样，照样跟稻子争肥力，妄想
等稗子成熟后，让子孙后代无限繁
衍下去。如此一来，造成了危害将更
大，极影响稻子产量。时间不等人，
在父母的安排下，我将自己包裹得
严严实实，背着一个袋子，跟随其后
下了田。

说到包裹自己，非此不可。除了
避免日头的炙烤，还要防止稻叶划
伤。稻叶尖如剑，边缘带锯齿。在密
不透风的稻子间穿行，人与稻叶的
亲密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一旦将
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热浪蒸人，泥中
移步，一刻工夫，汗出如浆。偶来一
片云，忽来一缕风，皆令人无限快
慰，清凉如许。

稗子毕竟是杂草，只要心细，是
容易识别的。《本草纲目》云：“稗处
处野生，最能乱苗。……苗似稻而穗
如粟，有紫毛，即乌禾也。”果真如
此。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稗草高出
稻子，高昂其首，农谚云：“抬头稗子
低头稻。”稻穗成熟时，是匐向大地
的，而稗子正好相反。

一俟日落，拔出双腿，回首身后，
但见稻田，崭崭齐齐，一色金黄。感觉
自己像个凯旋的将军。然而，待到收
割时，你会惊讶地发现，仍有一些稗
子，不显山，不露水，“大隐隐于市”。

到了翌年，不知为何，从秧及
稻，总能看见它们难以降伏的身影。
难怪乎民间称之为“千年子，万年
麻”。你不扯，其犹在，而且一发不可
收拾。看来，种水稻，其实是一场与
稗子的“持久战”“拉锯战”。

当悟到这一点，再去扯稗子时，
我就抱着一颗“平常心”。为了夺取
丰收，就必须尽最大努力消灭稗草。
但同时，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有了这样的心态，我开始学会“享
受”扯稗子的过程，与结果。

有时，在稻田游走，你会邂逅一
两只秧鸡，它们就在你前方鸣叫，等
你走近，它们也不飞远，声调却高了
八度，冷不丁，膝盖触到了一个软绒
绒的东西，低首一瞧——咦！原来是
一具精致的鸟窝，窝里，是一枚枚温
润玲珑的鸟蛋，难怪秧鸡妈妈这么
啼叫，它是在提醒你呢：千万别动小
宝宝！稻田除了鸟，还有稻花鲤、绿
蝈蝈、红蜻蜓、青螟……

而且，扯回的稗子，可饲牛、可养
鸡、可喂猪；宜做饭、宜熬粥、宜酿酒。
《本草纲目》云：“作饭食，益所宜脾，故
曹植有芳菰精稗之称”，而稗苗根，“主
治金疮及伤损，血出不已。捣敷或研末
掺之即止，甚验。”可谓益处多多。

在此，我要为稗鸣不平。稗生天
地间，古来有之，它究竟碍着谁？与
稻并于野，无非是为了生存。倘若，
人类换一个思维角度，好好利用它，
就会化干戈为玉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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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大诗人杜甫。唐代伟大
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并称“李
杜”。这人不仅写诗了得，也是中国
石文化史上一位响当当的爱石达
人。传说他是民间收藏奇石的第一
人。《素园石谱》记载，杜老夫子在
成都时，曾得到一方峰峦突兀、意
境悠远的奇石。杜甫就是杜甫，他
没有独享这块石头，而是供在草堂
之中，邀请乡邻一起欣赏。可问题
是，乡亲们大多是大字不识一斗的
普通老百姓，何谈赏石艺术呢？不
要紧，杜老夫子又不是什么高冷范
儿的大佬，现实主义诗人嘛，贴近
群众是他人生的一大追求和快事，
所以他常常不厌其烦地给大家讲
述关于这块石头的故事。他还给这
块石头取名为“小祝融”。“祝融”本
是南岳衡山五峰中的最高一峰，由
此可见，老夫子哪里是在欣赏一块
小小的石头，他放眼的是祖国的大
好河山呢。

牛僧孺、李德裕同为唐代朝
官，因各自政见不同而主演了历史
上著名的“牛李党争”。尽管如此，
但两人都是史上著名的爱石达人，
不仅都精于奇石鉴赏，还收藏颇
丰。白居易《太湖石记》描述牛僧孺
爱石，“侍之如宾友，尊之如贤哲，
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李德裕
在任唐武宗宰相时，大兴土木修建
平泉庄，“广集天下珍木怪石为园
池之玩”，“常在所得佳石上镌刻

‘有道’二字”，还曾留下遗嘱，“凡
将藏石与他人者，非吾子孙。”

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南唐后
主李煜有奇石“灵璧研山”，“经长
逾尺，前耸三十六峰，皆大如手指，
高者名华盖，参差错落者为方坛、
月岩、玉笋等等，各峰均有其名。又
有下洞三折而通上洞，左右则因两
阜陂陀，中有龙池，天雨则润，滴水
少许于池内，经旬不燥。”这位受命
于危难之中的君主，面对内忧外患
的夹击，不堪重负，破罐子破摔，终
日吟诗填词、赏石画画消磨时光，
兵临城下江山易手之际，仍痴迷于

“国破石头在”。难以置信，他居然
舍不得丢下石头逃命！传说这位李
皇帝有奇石若干，其中“灵璧研山”
就有两方，并且长得相像。金陵国
破，这两方“灵璧研山”先流传数
人，后被李皇帝的第五代孙、米芾
之妻李氏收藏。

宋朝第八位皇帝徽宗赵佶，
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艺术才能的
皇帝了，能书善画且爱花、爱石。当
然，赵佶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
账的皇帝了，没有之一。作为天子，
他不思国计民生亦不恋后宫佳丽，
而是一门心思大兴土木，在皇城东
北营造皇家园林“艮岳”，大量搜集
天下奇珍异石，其中的六十五块极
品奇石徽宗尤为喜爱。我还真是一
个“醉”字了得，这位皇帝还亲自对
这六十五块石头依次封爵并题写
铭文刻在石头背面，定名为“宣和
六十五石”。艮岳内奇石林立，为古
今园林之最。皇帝爱石，对上层社
会影响极大，一时间，士大夫嗜石
之风迭起，刻意搜求怪石奇石，哪
怕得到艮岳漏网的一两块石头，也
会到处去炫耀。搜集奇石耗费巨
大，不断加剧了国库空虚程度，民
众怨声载道、外敌虎视眈眈，终于
赵佶被金人掳去囚禁九年，客死他

乡。真是嗜石成殇啊！
庆历6年，欧阳修被贬滁州

时，在菱溪得一嶙峋奇石，如获至
宝，专门赋诗《菱溪大石》一首。他
不但将石头放在家中最显眼的位
置，还经常用泉水清洗，一有闲暇
就和朋友一起坐在石头旁边抚赏
吟和，以石头的高风竣骨寄托自己
的磊落胸怀。

“石颠”米芾后裔、明代大书法
家米万钟，是当时最为有名的藏石
家，因爱石而自称“友石”。他藏有很
多奇石，常于“衙斋孤赏，自品题，终
日不倦”，并分别以诗句命名，如“三
山半落青天外”“门对寒流雪满山”
等等，还请画家吴文仲画成《灵岩石
图》、请胥子勉作序《灵山石子图
说》。这是有摄影以前，中国最早关
于玩石的图片记载之一。每次请朋
友观赏石头，他都要“拭几焚香，授
简命赋”，再叫书童捧上一般的奇
石，继而引客至石斋，端出上乘美
石，最后才从袖中亮出极品。相传，
米万钟在房山看中一块巨石，想把
它运到自家的后花园。因石头太过
沉重，便采用秦始皇修长城的办法，
先修一条大路，路旁每三里打一小
井、五里打一大井，冬天提水泼路冻
成冰道，石头在冰道上摩擦减小，方
能拉动。可是，好不容易把石头运到
房山城郊良乡时，却财力耗尽，最终
将石头丢在了半路上。到了清朝，乾
隆祭祖归途路经良乡时喜欢上了
这块石头。宰相刘罗锅刘墉猜出了
皇帝的心思，就说，“这是一块灵石，
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
不走了。”乾隆听后很是高兴，下旨
将其运回清漪园。由于此石实在太
大，必须将门拆开才能运进院子。后
人因此将这块石头称为“败家石”，
也因此成就了“米万钟败家石乾隆
接棒”的典故。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
以“丑石”自喻，藏石并爱画石，所
画之石无一不丑。他在题画中说，

“板桥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
秀”。藏石、画石，他还论石。郑燮完
善宋人的赏石观，进而阐明：丑石，
当丑崦雄、丑崦秀方臻佳品，丑字
则石之拮态万状皆从此出。由此看
来，米芾的“皱、廋、漏、透”四字赏
石原则是很好的概括，苏轼的“丑
石观”对其作了进一步丰富，而郑

燮对苏东坡观点的肯定和诠释，则
使之更加明确和深刻。

古代爱石达人多，近现代也不
少。沈钧儒爱国亦爱石，他的书斋题
名为“与石居”实在是名副其实，其
中除了书柜就是石柜、石架，书架、
书桌、窗台上都摆满了各种奇特的
石头。沈老曾赋诗《与石居》：“吾生
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摄拾满吾居，
安然伴石眠。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
渊，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享誉
世界画坛的国画大师张大千酷爱
收藏奇石，客居美国时，曾在海滩发
现一块宛若台湾地图的巨石，视为
珍宝，题名“梅丘”。1976年，张大师
移居台湾，友人将这块巨石运到台
湾大千“摩耶精舍”，置于“听寒亭”
和“翼然亭”之间。大师逝世后，人们
将他安葬于“梅丘”之下，这正如他
生前所吟，“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
丘。”老舍先生爱花是出了名的，而
他对石亦情有所钟。在老舍故居“丹
柿小院”的书房里，陈设着一只大水
洗，其中供着一只“寿龟”，龟身是一
枚椭圆形黑色纹理石，头、尾和四肢
以雨花石相配而成。当代著名作家
贾平凹也是个“石痴”，他说：“这天
下姓贾的人都与石头有缘，贾宝玉
不是青梗峰上一顽石吗？”爱石头还
要找出个理由，这或许正是贾平凹
特有的执拗和幽默所在吧。爱石成
癖的贾平凹有篇散文叫《丑石》，平
凡而朴素，淡雅亦深沉，那是他最早
写石头的文章，后来他写石的劲头
越来越大，竟陆续写了百十来篇。

行文至此，由古至今已把中国
的爱石达人说了个大概，是否足以
反映国人玩石的热闹景象了呢？非
也！还必须提及张永才、周华二人。
此二人算不得什么文人雅士，更与
鸿儒硕彦靠不了边，只是纯粹的爱
石而已，竟也成了地地道道的“石
痴”，倒是不争的事实。与别人不同，
他们爱石而不买石不索石不换石，
藏石靠自己寻，所藏之石均与自己
有缘。为遇有缘石，每有闲暇，即邀
约于高山、峡谷、河滩，渴了一瓶矿
泉水、饿了一包方便面，偶得一方佳
石，便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口之咏歌之；抑或劳而无获，回家瘫
坐，待一杯小酒在手，仍是心花怒
放。问：何乐之有？曰：觅石之乐不在
石，在乎山水之间也！

奇石杂谈

石达
◎张永才

石达者，爱石达人也。关于中国古代的爱石达人，张永才在《国人玩石

由来已久》一文中提到了卞和、陶渊明、白居易、米芾、苏轼等人。虽然这

几位确属中国石文化史上的大佬级人物，但终觉不足以反映国人玩石的

热闹景象。当今奇石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石文化大约是从唐初开始的，本

文不再作考究。姑且从唐朝开始，抚摸抚摸中国有石文化以来那些爱石达

人的往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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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郑板桥《兰石图》。

爱喝酒的人常常喝醉。其实不仅
酒使人醉，美的绘画和音乐也能使人
醉，同样好的书籍也能让人醉。

读书之醉大致有三种境界：微
醉、大醉、半醉。微醉者就像爱喝酒又
喝不多的人，喝个三杯五杯便呈醉眼
朦胧之态，所以不敢多喝。即便如此，
也是没喝上几口就满脸通红，话也就
多了，没遮没掩。所以读书到“微醉”
的人总爱对别人说：我又读了多少本
书，某某书是如何如何深刻多么多么
感人，某某书我已读了多少多少遍。
如是你随便问几句书的内容，便幸得
他马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你再
深问几句其他什么，他便有些答非所
问，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微醉的读书
人读到兴头上，往往还会铺纸写诗或
读后感什么的，以为日后必有大用，
但未写几句便丢下笔，合上书，得意
洋洋地哼着小曲，倒在床上，片刻功
夫便进入梦乡。

而大醉的读书人，则如久未闻酒
香的“酒鬼”，一见好酒，便扑了上去，
忘乎所以，毫无节制，一杯接一杯，东
倒西歪中还不停叫喊：拿酒来！好酒好
酒！读书读到大醉者，常常“雪夜书千
卷，花时酒一瓢”，一曝十寒，醉态百
出，一会儿痛哭流涕，一会儿哈哈大
笑。正如明代学者李贽所言：“读书伊
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歌
吟不已，继以呼呵，涕泗滂沱。”如此

“笑歌呼呵，涕泗滂沱”，很让旁人邻里
怀疑这个人是否神经出了“毛病”？大
醉者读《基督山恩仇记》，就要独闯大
海中的孤岛挖宝；看武侠书，便约人奔
峨眉山、少林寺，见了人就大讲特讲书
里的“新闻”和“理论”，也不管你知道
不知道，爱听不爱听。对读书大醉之
人，你最好不要对他所读之书及“理
论”提出半点异议，不然他和你没完，
非脸红脖子粗地与你争个高低输赢不
可，你一看他这架势，说：算了，我们别
争了，没意思。可他偏不依，非得让你
说“清楚”不可，不然就不让你下班和
吃饭，真是岂有此理！

半醉的读书人，颇像高品位的饮
酒者，虽极有酒量，但从不乱喝狂饮。
饮酒很有讲究，酒要佳酿，时需良辰，
甚至对环境和心境也很注意。或“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或与好友知音
青梅煮酒，把酒临风。浅斟慢品，韵味
渐浓，终至微醉，似醉非醉，似醒非醒，
妙景如歌，好不快哉！读书人在夜阑人
静之时，泡上一杯香茗，让书香与茶馨
相融清馥，一起在台灯柔和的光线里
袅袅飘升。这时候书读至半醉，身不由
己，随书里的哲人漫游，得书中之真谛。
于是乎，浮想联翩，美景叠出。若与人交
谈，书中精神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语
言，举一反三，纵横捭阖，妙语连珠，引
人入胜。你能理解领会，他不显得自满；
你表示不屑，他也不气恼。读书读到半
醉，往往容光焕发，心旷神怡，书中深情
美景哲理情思，如梦似幻，美不可言。这
真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呵！

闲适雅趣

醉书


